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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图书馆)藏书建设述略

□姚伯岳∗

　　摘要　京师大学堂经历了戊戌大学堂和壬寅大学堂两个阶段,其早期的藏书楼和后来的图

书馆在藏书建设上都投入巨大.戊戌大学堂藏书楼虽然只存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但中文藏书应

已超过５万册,此外还有数量可观的西文藏书,可惜在庚子事变中几乎尽遭损毁.壬寅大学堂藏

书楼的藏书建设基本上从头开始,但很快就超过了戊戌大学堂曾达到的藏书数量.１９０４年１月,
藏书楼改称图书馆,继续多方采买图书.多年坚持不懈的藏书建设,使京师大学堂以其雄厚的文

献典藏而无愧于全国最高学府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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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大学堂成立于清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戊
戌年),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庚子年)因庚子事变停

办,此一时期的大学堂藏书楼可称为戊戌大学堂藏

书楼;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壬寅年)京师大学堂藏书

楼重建,至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藏书楼改称图书馆,此
一时期的大学堂藏书楼可称为壬寅大学堂藏书楼;
此后直到１９１２年５月３日改名北京大学校,则是京

师大学堂图书馆时代.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图书馆)
的历史贯穿京师大学堂始终,而藏书楼(图书馆)的
藏书建设则是其中被浓墨重彩书写的辉煌篇章.

１　戊戌大学堂藏书楼的藏书建设

戊戌大学堂藏书楼的存在只有不到两年的时

间,后期还赶上义和团进京的动荡年月.但通过有

关文献记载,我们发现,大学堂藏书楼创立仅一年之

后,其中文藏书即有可能已超过５万册,此外还有数

量可观的西文藏书[１].

１．１　强学会“书藏”与官书局“藏书院”的藏书

与戊戌大学堂藏书楼藏书建设有关的是在其成

立之前的强学会“书藏”与官书局“藏书院”.光绪二

十一年(１８９５)八月,维新派的主要领袖康有为、梁启

超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强学会,十月改名为强学书

局,同年十二月被查封,改为官办,改名为官书局,吏
部尚书孙家鼐被委任为督办[２].

强学会建立后,得到一些维新人士的白银捐款,
并从英、美大使等处获赠一部分西文图书和地图、仪
器,于是便在北京琉璃厂设立了“书藏”,广集图书,
供人阅览.孙家鼐接管官书局后,随即在强学会“书
藏”的基础上创立“藏书院”,并派专职的司事和译官

收掌书籍,同时大力搜采中外图书.当时官书局藏

书院的中文图书主要有列朝圣训、钦定诸书,各衙门

现行则例、各省通志、河漕盐厘等各项政书,以及经

史子集四部中有关政学术业之书,西文图书的数量

也有相当规模.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１８９８年７月３日),

光绪皇帝谕令设立京师大学堂,委派吏部尚书、协
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学大巨.当时兼任官书局督办

的孙家鼐顺势将官书局并入京师大学堂,成为其印

刷出版机构,并使用石印、铅印技术印刷图书,工部

侍郎周暻为首任经理.但没有证据表明,官书局的

藏书并入到了大学堂藏书楼.作为京师大学堂附属

的出版印刷机构,官书局在合并后完全可以保留其

原有藏书.据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１９０２年

１月２３日)«外务部为清点官书局损失事致大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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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文»称:“至局中房间机器书籍,除拳匪烧毁洋文书

外,损失无多[３](９６).”由此看来,官书局的藏书并没

有在庚子事变中与大学堂藏书楼的藏书一起被全部

损毁,中文藏书大多幸存了下来.但官书局藏书后

来命运如何? 迄未有人做过研究,期待今后能有人

破解此谜.

１．２　通艺学堂图书馆藏书

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一日 (１８９７ 年 ２ 月 １２
日),张元济联合陈昭常、张荫棠、何藻翔、曾习经、周
汝钧、夏偕复等人集资开办了西学堂(随后由严复改

名为通艺学堂),地点在北京宣武门象坊桥.同年十

二月初三(１８９７年１２月２６日),张元济奏请总理各

国事务衙门批准设立通艺学堂呈文获批[４].
张元济在通艺学堂创建伊始,就高度重视学堂

的藏书建设.在１８９７年他给时任上海«时务报»经
理汪康年的多封信中,均提到请汪康年为通艺学堂

捐书并代购图书资料之事[５].据光绪二十四年九月

十八日(１８９８年１１月１日)的«国闻报»报道,通艺

学堂所藏“中洋文书籍、图画以及仪器等件,亦均小

有规模”[６].当时编纂出版的«通艺学堂章程»,正文

分为宗旨、事业、分职、教习、学生、修费、课程、考试、
奖励、筹款、用款、议事十二大部分,在“事业”部分第

三条“学堂所宜设立以资讲习者”下,列举了九项设

施:“一讲堂,二诵堂,三演验所(俟有经费再议举

办),四图书馆,五阅报处,六仪器房(俟有经费再议

举办),七博物院(俟有经费再议举办),八体操场(俟
有经费 再 议 举 办),九 印 书 处 (俟 有 经 费 再 议 举

办)[７].”其中讲堂、诵堂、图书馆、阅报处之后都没有

标注“俟有经费再议举办”,说明都是已经实际存在

的.该«章程»末尾还有三个附录,依次是«读书规

约»«图书馆章程»和«阅报处章程»的全文.有专家

认为,通艺学堂是近代中国最早以“图书馆”之称命

名其藏书处所的教育机构[８].
在张元济的艰苦努力下,通艺学堂办得生气勃

勃,成为清末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帜,也受到支持变法

的大臣和光绪皇帝的赞扬和肯定.管学大臣孙家鼐

曾推荐张元济为京师大学堂总办,并得到了光绪皇

帝的批准.但随着戊戌变法失败,张元济被革职永

不叙用,通艺学堂也遭停办.据光绪二十四年九月

十八日(１８９８年１１月１日)的«国闻报»报道:“自张

主政(即张元济)因罢官之后,此学堂遂无人接办.
肄业各学生因八股取士已复旧制．亦各意存观望,纷

纷告退.张主政因将学堂中所有书籍器具及积存余

款开列清单.呈请管学大臣孙中堂(即孙家鼐)将通

艺学堂并入京师大学堂,闻日前已由管学大臣派人

接收[６].”
通艺学堂对京师大学堂最实质的贡献就是其书

籍器具,这也是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为何在开办不久

即有较多藏书的原因之一.可惜这些藏书在庚子事

变中与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其他藏书一起被损毁殆

尽,至今未见有孑遗留存.

１．３　藏书楼第一任提调李昭炜时期的藏书建设

２０１３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编目人员在未编

目古籍中发现了一部朱印刻本«大学堂书目»,是京

师大学堂藏书楼第一任提调李昭炜(１８４０—１９１２)于
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四月编纂的一份大学堂藏书目

录.全书分为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丛书部、西学

六部,每部末尾都印有如下题记:“以上之书目大半

均於己亥春到堂,以后续添另行附刊.光绪二十五

年己亥清和月提调李昭炜谨记.”«大学堂书目»收录

图书分类统计见表１,由于个别著录没有明确标明

册数,所以无法统计,实际册数一定大于４４９６４册,
应该有将近５万册.

表１　«大学堂书目»收录图书分类统计

类目 种数 部数 总册数

经部 １３４ ２９３ ５８７０

史部 ２８１ １１０４ １６１８２

子部 １４３ １２２５ ６１８８

集部 １４１ １７０ ４００１

丛书部 ２８ ２９ ２７４４

西学 ２４８ ２５７１ ９９７９

合计 ９７５ ５３９２ ４４９６４

李昭炜于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八月任藏书楼提

调,同时兼任官书局提调,次年五月升任詹事府詹

事,短短九个月时间,藏书楼藏书即达到如此规模,
可见大学堂藏书楼成立后的藏书建设是在紧锣密鼓

地进行着的.

１．４　藏书楼第二任提调骆成骧时期的藏书情况

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五月,大学堂原稽查功课

提调骆成骧(１８６５—１９２６)接任大学堂藏书楼第二任

提调,直到次年七月九日(１９００年８月３日)京师大

学堂暂时停办,共在职一年零两个月[９],为时不算太

短.骆成骧还专门刻制了一枚“提调骆监置书”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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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钤盖在经他之手购进的图书上,可见骆成骧对藏

书楼的藏书建设也是非常重视的.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藏有一件«大学堂藏书楼所有光绪二十五年冬

季添购各种书籍价银部册数目存案清册»,即其任上

所为.其中列举了«行水金鉴»等四百余册大学堂藏

书楼新购置的中文书籍[１０](４６１－４６２),部分内容见表２.
后来在抗战期间被日本强行掠走的«中俄交界全

图»,也 是 在 骆 成 骧 任 职 期 间 用 ４０ 两 银 子 购

进的[１０](５４３).
表２　«大学堂藏书楼所有光绪二十五年冬季添购各种

　　书籍价银部册数目存案清册»中文书籍举要

中文书籍名称 部数 册数

行水金鉴 贰部 每部三十六册

经世文编 贰部 每部百册

海国图志 壹部 十册

大清一统图 壹部 十册

沿革图 壹部 一册

战国策去毒 壹部 二册

陶大毅公集 壹部 四十册

李氏五种 壹部 十册

验矿砂法 拾部 每部一册

乾隆府厅州县志 壹部 十六册

林文忠公政书 壹部 十二册

丁文成公奏议 壹部 十四册

刘中丞奏议 壹部 十六册

二程遗书 壹部 十六册

张江陵集 壹部 十六册

倭文瑞公集 壹部 八册

王阳明集 壹部 十六册

惜抱轩集 壹部 十六册

汉西域图考 壹部 四册

长江图 壹部 十二册

昌黎文集 壹部 十六册

文信国文集 壹部

三鱼堂集 壹部 四册

练兵实纪/纪效新书合刻 壹部 十二册

对数表 贰部

１．５　戊戌大学堂藏书楼的西文图书收藏

戊戌大学堂藏书楼除了中文藏书外,西文图书

的藏书建设也同时在紧张进行.１８９９年６月１９日

上海出版的著名英文报纸 North－ChinaHerald

andSupremeCourtandConsularGazette(«北华捷

报及最高法庭与领事馆杂志»)第１１０４页在标题

ThePekingUniversity 下有这样一段报道:

TheusualTientsin“reportsoftheclosingof
theImperial University”,have,liketheass
turningaChinesemill,comeroundagain．MeanＧ
while, buildings to accommodate １６０ more
studentsarerapidlyapproachingcompletion,and
thefirstlargeinstalmentofbooksfortheforeignliＧ
brarywillsoonbeontheshelvesofthegreat
“TsangShuLou”．Letushopethatitwillbeonly
the beginning of a collection fit to radiate
“sweetnessandlight”fromthe“BookＧstoringTowＧ
er”toalltheinhabitantsoftheUniversityandof
Pekingtoo．

沈弘先生曾将这段英文报道翻译成中文[１１]:
通常发自天津有关关闭京师大学堂的报

道,就像驴子拉磨那样,转了一圈,又传到了

我们这里.与此同时,可以容纳１６０多个学生

的楼群正迅速接近完工.西文图书馆的第一批

藏书即将在偌大的藏书楼摆上书架.我们希望

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而这批图书收藏终将

从藏书楼顶上向大学堂的所有成员,乃至整个

北京城的居民,放射出甜蜜和光明.
这段报道说明,戊戌大学堂藏书楼的西文藏书

建设进展顺利,并准备好了独立的馆舍来庋藏,同时

对社会开放.可惜的是,这一进程在即将完成之际,
竟赶上庚子事变而不幸夭折.

戊戌大学堂有许多外文教习,其西文总教习丁

韪良在庚子事变第二年出版的著作«汉学菁华:中国

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影响力»(TheLoreofCathyor
theIntellectofChina)中说:“义和团焚烧翰林院藏

书楼,将京师最丰富的图书收藏付之一炬,将京师大

学堂藏书楼的藏书投入水中浸泡毁坏[１２].”
根据各种史料记载,包括丁韪良藏书在内的京

师大学堂所藏西文图书确实遭到义和团的故意毁

坏,而且毁得很彻底.由于这批西文书没有目录存

世,所以戊戌大学堂藏书楼曾有多少西文藏书就永

远是一个谜了.

２　壬寅大学堂藏书楼的藏书建设

戊戌年建立的大学堂藏书楼的藏书基本都在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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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事变中毁掉了.壬寅年重建的大学堂藏书楼几乎

是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重新进行藏书的建设,所以

必须多措并举,迅速见效.

２．１　征调、购访官书局印书及其他中外图书

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１９０２年１月１０
日),上谕大学堂重新开办.次年正月初六日(１９０２
年２月１３日),张百熙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上奏

«奏陈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折»,提出快速充实大学

堂藏书楼藏书的诸多办法:“查近来东南各省,如江

南、苏州、杭州、湖北、扬州、广东、江西、湖南等处官

书局,陆续刊刻应用书刊甚多,请准由臣咨行各省,
将各种调取十余部或数部不等.此外民间旧本、时
务新书、并已译未译西书,均由臣择定名目,随时购

取,归入藏书楼,分别查考翻译[３](１０７).”
向各省官办书局无偿征调其所出版的图书,类

似于西方近代开始实施的图书呈缴本制度.京师大

学堂在成立之初,其藏书楼相当于当时的国家图书

馆,可以无偿接受各省官书局出版的图书,直到

１９０９年才由新成立的京师图书馆取代了其这一

资格.
管学大臣张百熙的咨文其实是发到各省的行政

当局,而不是直接发到各省官书局.地方上的总督、
巡抚等也很配合,迅速指示本省官书局挑选图书,送
交京师大学堂.如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九日(１９０３
年１１月１８日),广东巡抚缴送广雅书局出版图书

１００种,每种３部,共计３００部[１０](４７２);光绪二十八年

十二月初四日(１９０３年１月２日),湖北巡抚缴送湖

北官书局出版图书１７箱[１０](４７４);光绪二十九年二月

初六日(１９０３年３月４日),浙江巡抚缴送浙江书局

出版图书一次送书７３种、计４０６部[１０](４７７－４７９).光绪

二十九年四月初九日(１９０３年５月５日),江苏巡抚

缴送江苏书局出版图书１７４种、图歌３种,每种４
部,共计６９６部、图歌１２张[１０](４７６).

湖南的做法有些特别,他们没有将该省官书局

思贤书局刊印的全部图书呈送京师大学堂,而是仅

选取了«地舆图说»１０张、«湖南通志»６部、«湖南文

徵»６部、«曾文正公全集»６部,装为６箱送上,同时

还附了一个思贤书局刊印图书目录.张百熙收到这

批书后显然不很满意,于是在书目中亲自选取１５
种,要求每种按其特意标出的４部、６部、１０部不等

的部数呈缴,其他各书则可以减至每种２部呈缴.
这件事可以说是此次各省官书局向京师大学堂呈缴

各自刊印图书的一个小插曲.
除呈缴官书局刊印图书之外,地方官员还纷纷

将本地编纂刊印的有代表性的图书专门赠送给京师

大学堂,以彰显其政绩.如: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

二日(１９０２年１２月１１日),云南提督派专差黄玉成

等送«云南通志»一部给大学堂[１３](８);光绪二十八年

十一月十四日(１９０２年１２月１３日),广东布政使差

人将粤省官书局所刊«全唐文»一部带解进京送大学

堂[１３](８);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三日(１９０３年６月８
日),顺天府赠送«顺天府志»一书给大学堂藏书楼收

存[１３](１１).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十日(１９０３年５月６
日),江苏巡抚恩寿咨送«圣谕像解»１００部给京师大

学堂,并请分发各学堂[１０](４６６).
大学堂在征调各省官书局刊印的传统内容的图

书之外,还大力搜访新学图书.如光绪二十九年六

月,张百熙委派候选知县屠寄赴上海等处访查搜集

各种新书[１０](４９１);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委派大学堂副

总办姚锡光亲自到上海调查书籍、仪器价格等情况,
以便大学堂制定采访计划、编制相关预算[１３](１９).

张百熙提出的第三种方法亦即“已译未译西书”
的征调也得到了具体施行.

早自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京师大学堂就在上海

开设译书局,下设编译学堂,招生６０多名,每年经费

二万两白银.后因庚子事变,京师大学堂暂时关闭,
译书局业务也暂时停顿下来.壬寅年(１９０２)京师大

学堂重新开办;三月,所附设之译书局先在北京开

办,总办为严复.同年四月初一,又在上海开设译书

分局,总办为内阁中书沈兆祉.上海译书分局每翻

译完一批书,即由沈兆祉呈送大学堂管学大臣审定,
决定是否印行,原书则交藏书楼典藏.从光绪二十

九年四月二十五日(１９０３年５月２１日)至光绪三十

年六月初二日(１９０４年７月１４日)一年多时间,沈
兆祉多批次向管学大臣呈送上海译书分局所译之书

稿及原书[１３](１９－２２):
第一批:«学校改良论»２册,«欧美教育观»２册,

«爱国心»１册,«中学矿物学教科书»１册,«垤氏实践

教育学»５册,«新体欧洲教育史要»３册,«实验学校

行政之职员儿童篇»３册,共１７册,原书７册.
第二批:«实验学校行政法内之立法司法外政

篇»４册,«泛论设备篇»２册,«格氏特殊教育学»２
册,«西洋伦理学史»２册,并原书４册,共１４册.

第三批:«博物学教科书植物部»２册,«美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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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５册,«教育古典»２册,«德意志教授法»４册,«儿
童矫弊论»３册,共１６册,并原书４册.

第四批:«财政学»６册,«地文学»４册,«矿物学

教科书»１册,«博物学教科书生理部»２册,«经济统

计学»上编４册,共１７册,并原书５册.
第五批:«今世欧洲外交史»上篇１０册,«经济统

计学»下篇４册,«天文浅说»４册,«博物学教科书
动物部»４册,共２２册,并原书４册.

光绪三十年六月初二日(１９０４年７月１４日)呈
送的第五批也是最后一批.次月,上海译书分局

停办.
湖北洋务译书局创办于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

到次年九月,就译印成书１１种,译成待印稿１９种,
局中还搜集其他翻译学塾译印之书,加上各种地图

数十种,一时也蔚为大观.这些书内容包括外交、政
治、教育、法律、建筑、物理、地理、语言等各个方面,
大多为各级学堂所需之书,所以湖北巡抚将已译印

各书及该局译印书目随时送呈京师大学堂,以便京

师大学堂及时告知全国各级学堂购置.这些送呈之

书随后均归大学堂藏书楼收藏.
各驻外使领馆也积极将相关图书资料送交大学

堂藏书楼收藏.如 光 绪 二 十 八 年 十 一 月 初 一 日

(１９０２年１１月３０日),应张百熙之请,驻美大使将

所收集之美国各学堂章程共１３本送交大学堂;光绪

二十九年九月初四日(１９０３年１０月２３日),使俄大

臣胡咨送大学堂译印«东三省铁路图»４幅、«悉毕利

铁路简图»１幅[１０](４９１);光绪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１９０３年１０月１５日),使日大臣蔡钧咨送«西伯利

亚大地志»１部２本给京师大学堂[１０](４９１).
京师大学堂一直有许多外国教习,戊戌京师大

学堂的外国教习以欧美人士为主,其代表人物为总

教习丁韪良;壬寅京师大学堂的外国教习则多聘用

日本人,其代表人物就是服部宇之吉.服部宇之吉

积极参与了壬寅大学堂藏书楼外文书的采购,从欧

美、日本购进各类科技图书.据光绪二十九年九月

二十五日(１９０３年１１月１３日)«大学堂教习服部宇

之吉采购外国图书价目单»[３](２０４)所载:
光绪二十八年冬领银贰千伍百两,之后由

日本及西洋购各种之书.其图书随到随时将图

书及其目录交付藏书楼,请其查收.今将书价

开列于左:
一、本教习由德国莱府书肆所购之图书(英

法德书均有)壹百四十五部、三百肆拾肆册.由

德法及上海所购杂志三部,其书或一年四拾八

册,或一年数册不均,各将其一年份书价均已交

付.由德国所购«马伊牙百科全书»,每月出书

一册,约二年方可完.今接到四册,其价亦已交

付.其所余则每书到开账.以上三种其价共合

银壹千六百叁拾五两,由德国及上海等运到天

津或北京,运费及信费均有.
二、本教习由英国所购百科全书壹部叁拾

伍册,其价银肆百两.此书分两回出书,第一期

贰拾五册,已收到,在藏书楼.所余拾册中历十

月可以收到.
三、太田教习回国之前,在日本所购英德书

陆拾捌部、玖拾贰册,另有世界大地图五张(附

说明书伍册),已开单将该图书交付藏书楼.其

价银肆百肆拾捌两.
以上三项共合银贰千肆百捌拾叁两.

服部宇之吉分别从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

购书,采购范围包括英法德等各类西文图书、百科全

书、杂志、地图等,在不到一年时间内购书２００余种、

５００余册,花费白银２４８３两,预领的２５００两白银所

剩无几.
大学堂藏书楼也直接通过国外书商购书,如

１９０３年曾与德国佛克书局取得联系,书商送来各专

用书目１０本,供藏书楼购书参考.
图书之外,报刊的订购也是大学堂藏书楼藏书

建设的重要 方 面.据 光 绪 二 十 九 年 十 月 初 五 日

(１９０３年１１月２３日)«大学堂藏书楼为请拨秋季报

费事致支应处移会»[３](２０４－２０５)所载,该年七、八、九三

个月所订购之报章共计银柒两贰钱又京钱贰佰壹拾

吊,共合京足银贰拾叁两柒钱肆分,所订报刊有:«大
公报»«中外日报»«天津新闻»«上海新闻»«顺天时

报»«阁抄汇编»«北洋官报»及各种画报等.
总之,壬寅大学堂藏书楼藏书建设的力度很大,

诸措并举之下成效显著,各地各类图书迅速大量地

汇集而来,很快就超过了戊戌大学堂曾达到的藏书

数量.

２．２　同文馆“书阁”藏书成为大学堂译学馆藏书

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二日(１９０２年１月１０
日)上谕:“昨已有旨饬办京师大学堂,并派张百熙为

管学大臣,所有从前设立之同文馆,毋庸隶外务部,
著即归并大学堂,一并责成张百熙管理,务即认真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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饬,以副委任[３](９４).”
同文 馆 又 称 京 师 同 文 馆,建 于 清 咸 丰 二 年

(１８６２),是我国官办新式学校的开始,可算是京师大

学堂的前身之一.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十二月,同
文馆归属重建的京师大学堂,成为其翻译科,次年三

月又改称译学馆,曾广铨先后担任翻译科总办和译

学馆首任监督.
同文馆在建立之初就注意对图书的收集.经过

多年的积累,同文馆的藏书特别是外文图书,日渐丰

富,并有名曰“书阁”的专门藏书处.光绪十三年

(１８８７)的«同文馆题名录»记载:“同文馆书阁存储洋

汉书籍．用资查考.并有学生应用各种功课之书,以
备分给各馆用资查考之用.汉文经籍等书三百本,
洋文一千七百本,各种功课之书、汉文算学等书一千

本.除课读之书随时分给各馆外．其余任听教习、学
生等借阅,注册存记,以免遗失[１４].”可见,到１８８７
年时,同文馆书阁已有藏书及各类教科书３０００本.

１９０２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后,馆址由原总

理各国事务衙门院内东侧迁至东安门内北河沿(也
就是后来北京大学三院的位置),其原有的“书阁”藏
书也随迁至新的译学馆处,仍自成体系,并未与大学

堂藏书楼藏书合并[１５].
当年同文馆系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有单

独的经费支持,购书经费也有一定保障.归并到京

师大学堂之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不再单独为其拨

款,而大学堂经费并未因此而增加,造成同文馆运行

经费紧张,购书经费也难以保证.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现存有一份京师大学堂译学馆藏教科书和教学

参考书的目录,分为甲、乙、丙、丁、戊５个书柜,其中

甲柜有理科书约１０００余册,其他书柜也大多为洋装

的文、理各类图书,也有一些古籍图书,如丁柜里存

有«二十四史»等.至于这份目录是否为译学馆藏书

的全貌,目前尚不得而知.

３　京师大学堂图书馆的藏书建设

１９０４年 １ 月,根据新颁布的 «奏定大学堂章

程»,大学堂藏书楼改称图书馆.大学堂图书馆在继

续接受各省官书局调拨图书的同时,也想方设法加

强藏书建设.

３．１　通过各种途径购买外国图书

为了收集各种新学、西学图书,尤其是国外的出

版物,京师大学堂图书馆继续请洋教习在海外购书,

如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八日(１９０５年１１月１４日),大
学堂图书馆又收到服部宇之吉代购之数学、物理、动
物、教育、历史五科书籍,共１８５部、２２３册[１０](４９１－４９６).

除此之外,大学堂图书馆还利用各种渠道采购

外国图书,如１９０５年致函驻英国公使张大人:“书目

想已收到.敝堂需教科书甚急,乞速购寄.寄价钱

若干,得即汇大学堂斋[１６].”类似的请各驻外公使帮

助购买图书的例子不一而足,北京大学档案馆现存

档案中多有当年图书馆与各驻外公使关于代购图书

的往来函件.

３．２　接受私人捐赠

在现今北京大学图书馆１５０万册馆藏古籍中,
有大量来自于私人藏书.京师大学堂图书馆接受捐

赠的第一批私人藏书是清末著名藏书家方功惠的碧

琳琅馆藏书.
方功惠(１８２９—１８９７),字庆龄,号柳桥,湖南巴

陵(今岳阳)人.父宗徽,字慎夫,官至广东清道司巡

检.方功惠以父荫任广东监道知事,在广东为官三

十余年,历任番禺、南海、顺德知县,代理广州粮道通

判,代理潮州盐运使,曾三次代理潮州知府.因替左

宗棠平西筹饷有功,被奏为道员,仍留广东任职.方

氏自幼嗜书,藏书处名“碧琳琅馆”,又有“芙蓉馆”
“玉笥山房”“传经堂”“芸声室”等堂号.收有潘仕

成、伍崇曜、吴荣光等人藏书;又多次到日本购书,购
得日本曼殊院、尾张菊地氏、知止堂乃至佐伯文库等

著名藏家旧藏,时间比杨守敬至日本访书还早数年.
所藏珍秘本极多,最盛时有宋本４０余种、元本６０余

种,尤以明人诗文集为特色.“碧琳琅馆”总藏量先

后计５０万卷,藏书之富一时“为粤城之冠”,当时几

乎可与陆氏皕宋楼和丁氏八千卷楼相匹敌.其家藏

书之目录有«碧琳琅馆书目»四卷,著录其藏书３５００
余种;«碧琳琅馆珍藏书目»四卷,著录各类珍本约

２０００种.又有藏书题跋«碧琳琅馆藏书记»,收录方

氏藏书题识７５篇.辑刊有«碧琳琅馆丛书»收书４４
种,多海内孤本秘籍.清末李希圣所撰«雁影斋题

跋»和«雁影斋读书记»,也是根据方氏藏书撰成的.
方功惠卒于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次年八月,

其孙方朝坤(１８６５—１９０２,字痴庵,号湘宾,附贡生,
知府用候选同知)[１７]用海船将碧琳琅馆全部藏书由

海路从广州运到天津,再转运北京,存放在琉璃厂工

艺局中发售,数十万卷藏书连楹充栋,占满了几十个

书架.方朝坤还聘请其友湖南同乡李希圣经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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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古籍,李希圣据此编撰«雁影斋题跋»,为其中最

善之本撰写题跋八十八篇.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

入北京,方朝坤弃书南逃,两年后不幸离世.光绪三

十一年(１９０５),方功惠之子方大芝①在当时已担任

京师大学堂提调的李希圣的引荐下,将售卖之余的

碧琳琅馆藏书全部捐献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方大芝

在其所上捐赠藏书的奏折中说:“大学堂首创京师.
卑职适赴引来京,躬逢其盛,观感之深,匪言可喻.
每欲自效,苦于无由.继见学堂内有藏书楼一所,新
出书籍收采颇富,而旧本秘册尚未完备.卑职不敏,
敢引为己任,愿将家藏旧籍全数报效,藉此以开风

气,而资鼓舞[１８].”时任大学堂总监督张亨嘉在光绪

三十一年七月十五日(１９０５年８月１５日)所上的

«奏报知县方大芝捐书请予奖励片»,将这件事情说

得更为详细:“再准总理学务处发交四品衔尽先直隶

州广东试用知县方大芝捐置大学堂书籍一禀、书目

一单,并咨由大学堂酌办等因,旋由方大芝将所捐各

书千八百八十种共二万二千一百十七册弆送来堂.
当饬书贾切实估计,共值银一万二千余两.臣查大

学堂特设图书馆一所,广收古今中外书籍,以期阐发

智识,扩充见闻,意甚善也.惟专恃公款购置,限于

财力,每苦未能完备.方大芝独以家藏书籍捐置学

堂,虽据称不敢仰邀议叙,惟查近年各省捐助学堂经

费之案,均蒙优予奖励.今方大芝捐数既钜,臣未敢

壅于上闻,应如何给奖,以示激劝之处出自逾格鸿

慈.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１９].”
由此可知,方大芝捐送的图书共计 １８８０ 种、

２２１１７册,当时约值银１２０００两.方氏所捐书多为

古籍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古籍善本书即从方

氏捐书开始.

３．３　政府机构拨赠大部头图书

各级政府机构拨赠图书也是京师大学堂图书馆

重要的藏书来源之一,其中很多是大部头的难得之

书.如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四月,大学堂由外务部领

得«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为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上海

同文书局照原大影印的石印本,流传极少,现仍完好

庋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２０].宣统二年二月二十六

日(１９１０年４月５日),大学堂从学部领到«大清会

典»３部,系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石印本,全书１００

卷、事例１２２０卷、图２７０卷,每部分装４９４册、８２函,
是清 代 五 次 纂 修 «大 清 会 典»中 最 后 一 次 的

产物[１５](２３).

３．４　通过各地官私途径购求图书

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京师大学堂筹办分科大

学,而分科大学图书馆的建设是保障分科大学正常

开办的重要因素.于是京师大学堂又一次开始向各

省官书局求助,为即将开办的分科大学图书馆进行

藏书建设.但这次向官书局求书不是免费征调,而
是花钱购买.据宣统元年八月初九日(１９０９年９月

２２日)«京师大学堂咨请各省提学使购书寄京文»
称:“本堂开办分科,遵照奏定章程设立图书馆,广置

中外各种图书,以备学生参考之用.查江苏、江宁、
江西、浙江、广东、湖南、湖北诸行省向有官书局,并
省城内外各书局、书坊出售各种图书.兹特开单寄

呈,敢祈照章饬购,觅便寄京,或由委员携解来京,交
本堂 查 收  惟 须 九 月 运 解 到 京,以 为 开 学

之用[１３](４０).”
各省官书局对此求助积极响应,仅湖北官书局

就拣选本局出版图书４２５部,装大木箱２２只,送交

大学堂[３](２８２).宣统二年正月(１９１０年２月),江南官

书局一 次 就 给 大 学 堂 寄 售 各 类 图 书 ３２５ 部[２１].

１９１０年３月７日,江宁提学使李瑞清为购书事咨大

学堂,称已将奉购书籍１２箱于本年正月十九日送交

金陵招商轮船局查收转运.
除了从各省官书局进书和接收捐赠外,京师大

学堂图书馆还很注重采访民间书籍.在方氏赠书之

后,继续通过各种方法访求民间图书,经过数年努

力,购置了大量民间刻本和流散的古籍善本,其中包

括一些宋元刻本、明清抄本等珍贵文献.

４　结语

据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图书馆经理官王诵熙主持编

撰的«大学堂图书馆汉文图书草目»统计,截止到宣

统元年(１９０９),大学堂图书馆仅中日文藏书就有

８０００余种.经查今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书目数据

库,钤盖“大学堂藏书楼之章”藏印的馆藏古籍书目

记录有９９４条;钤盖“大学堂图书馆收藏记”藏印的

馆藏古籍书目记录有５２４条之多,合计１５１８条,这

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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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寻霖主编«湖南氏族迁徙源流»(岳麓书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５７页载方功惠家族谱系派字为“祖德宗功大,朝荣国庆增”,则方大芝应为方

功惠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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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仅是自２００６年以来对北京大学图书馆近４０万册

未编目古籍进行原始编目后的一个统计数字.原已

编目的古籍和旧平装、精装图书中,京师大学堂原藏

书的数量肯定要比这个数字多得多.京师大学堂藏

书楼(图书馆)收藏的外文图书数量目前还缺乏相关

的统计,但从民国初年即在原图书馆西侧开设一座

栋宇壮观的西文阅览室来看,其西文图书的收藏也

应有相当规模.希望今后能够有人开展这项研究.
总之,贯穿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图书馆)始终,藏

书建设一直备受重视,成效显著,使京师大学堂以其

雄厚的文献典藏而无愧于全国最高学府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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